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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瞎套近乎
陈世旭

! ! ! !套近乎，是一种人之常情。中国的儒家讲究“里
仁为美”。“仁”就是两个人，就是讲人与人的关系。
还有人从财政体制上分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欧洲一
直是债务体制，收税不容易，国家要发债筹钱，而债
务关系必须依靠契约，强调契约精神，遇事先想到法
规；中国一直是税务体制，依赖稳定的税源，行政权
力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人情的作用因此突出，遇事先
想到人脉，以致成为一个人情社会。在生活中，每个
人都不可能完全没有一点目的性，有时候为了达到某
种目的，难免会选择一些易于达到目的的方式，比如
攀亲说故套近乎。只要是真心诚意，套套近乎其实也
很正常，有时候还有可能改善甚至进一步发展人际关
系。
当然，也有人不喜欢套近乎，把套近乎看得很负

面。星座学就讲了三种不会跟人套近乎的星座：
天蝎座。内心柔软善良，特别在乎感情，没有受

到伤害之前会主动跟人结交关系，一旦觉得受了伤
害，就不仅不再会跟人套近乎，而且还会本能地防范
别人；巨蟹座。为人热情，别人对他好，他绝不会怠
慢。如果自己的主动没被怠慢，那么下一次他还会主
动。但如果遭遇了伤害，就会觉得谁都不可靠，再没
了安全感。水瓶座。是所有星座之中最敏感的一个。
他们向往美好，厌恶不美好，本性清高，原则性过
强，宁可逃避也不会跟人套近乎。
这三种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敏感而清高。
我不信星相学，但这里涉及的社会现象却是存在

的。
其实，倘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仅仅作为一种社

交，套近乎也未必就是一种负面的行为。只是这样的
套近乎不可盲目，一旦打算跟人套近乎，尤其是跟卓
有成就的名人套近乎，千万要有自知之明，先要掂量
一下自己有没有跟对方套近乎的分量。这方面，我有
很深刻的教训。
我从事文字工作几十年，一直未见长进，逐渐走

向边缘化，终至消失在读者视野之外，被许多先前熟
稔的同行淡忘。有一年在京开会，一家刊物请饭，让
我去一位某协会副主席的房间会合，等着他们来车。
那位先生当副主席之前我曾与他一同参加过文学活
动，以为他有印象。但那次他对我特别的客气让我纳
闷，出了门我才知道，他以为我是出版社派来接他的
司机；曾经在李国文家聆听几位文坛大咖高谈阔论，
尤为座中一位大咖的慷慨激昂所动，事后还收到过他
的信。多年后，也是一次会议，我在电梯里见到他，
惊喜中忘记了他的声名已如日中天，远非当初，像见
到家人一样亲热地喊他。不料他惊疑地盯了我好大一
会，转脸问身边的人：他是谁？那些人也没一个认识
我，都很礼貌地静静看着一个傻子的自讨没趣。我满
脸的堆笑霎时凝固。幸好电梯很快到了我住的楼层，
我一闪身溜出。
我不太通人情，常常没心没肺。但一个人被自以

为是老相识的人彻底忘记，怎么说也是件难堪的事。
我忽然明白，一个在专业上过气的人最大的明白就是
要懂得收敛。

尽管理论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在实际生活
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平
等。普通人的套近乎常常
难免攀龙附凤之嫌，因而
陷入自讨没趣的窘境，甚
至有可能自取其辱，自然
就有事先掂量的必要。
这样的认识并非敏感

和清高，而是一种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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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个场景，总让我挥
之不去。

有一位母亲已 !" 多
岁了，女儿也人到中年，女
儿的儿子正在读高中。每
次女儿生日，总是买了菜，
买了蛋糕，去父母家，与父
母团聚。
今年，依然如

此。女儿在厨房忙
完，菜摆上了桌，蛋
糕也插上了蜡烛。
老小五人已桌边坐
定，女婿正起立向
二老敬酒，女儿一
声“慢着”#随即“扑
通”一声跪倒在母
亲膝下，说：“妈，今
天是你的受难日，让我一
拜”。语毕，三叩首。
父、母、婿、儿子，全体

愕然。特别是儿子。
女儿的父亲跟我讲述

时，仍含泪花，喃喃：真是
个孝女。
不知道女儿在自己快

$"岁时，向自己的母亲跪
拜#是自己参悟了人生，还
是给儿子以教育？
可能两方面的因素都

有#但是#这不重要。
让人惊奇的

是，这样一个令人
心生感动的场景，
却有很不以为然的
议论：生育只是正常生理
现象，有必要如此夸张？还
有人拿出纪伯伦的诗，说，
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
而诞生的孩子。言下之意
是# 生孩子只是父母自身
生理的需要# 不必过于恩
重于心。理性得道貌岸然#

还带着西方文化的高傲。
我的内心不能容忍以

这种理性的表达# 去亵渎
女儿下跪的圣洁画面。可
是# 情感与理性之间关系

的诘问# 却一直在心头留
存。

有一年春节# 杭州一
个大医院的护士# 告诉了
我这样一件事。
一位捐献了儿子肝脏

的母亲# 也可能是父亲#在
春节# 突然微信医
院的器管捐献协调
员%新年之际 #思儿
更甚# 不知吾儿当
年为社会所尽之微
薄之力是否健康延
续&代问候#祝他们
新年快乐'

这是全家团圆
之日# 父母对去世
孩子的深切怀念 #

转移在了有着儿子肝脏的
受捐者身上。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

条例》规定#从事人体器官
移植的医务人员应当对人
体器官捐献人、接受人和
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
患者的个人资料保密。这
就是说# 移植器官手术后#

捐者家人和受捐者# 都无
法认知对方# 也不必认知
对方#交钱走人#无需理会#

以后各自安好。《条
例》是理性的法则#

应该全民遵守。
可是# 马上#受

捐者来了回应 %叔
叔阿姨# 你们的新春祝福
收到#我已泪流满面#我能
体会到为人父母对于孩子
的那份思念# 因为你们的
孩子# 我得以继续在这个
世界上感受那么多美好 #

夜里我时常摸着自己的右
上腹#默默地对他说#我们
一起好好活着# 努力创造
另一个奇迹。如果有机会
我想替你们的孩子来孝敬
你们到终老。
这是捐者家人与受捐

者的一次超越理性和法则
的情感交流。
如果是纯粹的理性评

判#对捐者父母而言#你生
了孩子# 实现了自己的生
理需求#孩子去世#捐了肝
脏# 完成了一次对别人的
救助，任何牵念都属不必。
而对受捐者# 更属一次病
体的治疗# 他完全可以隐
匿于人群里# 平静地生活#

不必理会捐者父母的问
候。

然而# 不仅捐者父母
有思儿之情要表达# 身体
恢复得很好# 已经能跑半

程马拉松赛的受捐者 #也
有内心的感恩要倾诉。他
站了出来# 泪流满面地要
求孝敬捐者的父母。他对
朋友说# 看见叔叔阿姨这
样想念他# 我真的很想去
见见他们# 但我知道这不
行# 所以只能用文字来诉
说我的感激。
这已经够了。人们看

到了他的人性之美# 看到
了他的良知和感恩之心。
人是情感动物# 受恩于人#

总会有释放感恩的冲动 #

很难被理性所束缚。就如
下跪的女儿# 母亲给了她

生命# 感恩之情会伴随一
生#她总有叩拜的一天。理
性# 可以让这个社会形成
规范和具有条理# 但是#情
感和道德# 却可以让这个
世界具有温度# 让人们的
生活变得色彩斑斓。

感谢我的内人
樊发稼

! ! ! !我算不算得上是个成功人士？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后半辈子

在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方面取得的小小
成就。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九十多本各
种题材和形式的儿童文学著作（不含与
人合著之作），其中有多卷本文集。
人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然站

着一个女人。此说我
欣然认同，否则我不
会取这样一个富于感
情色彩的标题。“内
人”亦叫内子，就是妻
子，是对自己妻子的谦称。如今一些有身
份的人也称自己的妻子为“夫人”，是不
符合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礼仪”的。
———这是题外话，不赘。
我的内人是个大好人，可是这个“大

好人”，除我之外，别人绝不会写
她。因为她太平凡了。她不是没有
才华，否则不会不到 ("岁就当工
程师了。但她 )$岁和我结婚后就
一心一意在家相夫教子。
我们这个年纪，从小就饱受家教熏

陶，极为孝顺父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们两家经济极为拮据，但我们一发工
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各自的家
里汇去 )$元钱，须知我们那时两个人加
起来工资还不足百元。我们坚持省吃俭
用，两人从不为“钱”红过脸。

我爱人 *+,"年大专毕业，按说她光
熬年头，也应是“副高”了，可她在评定职
称时不吭一声，谁也没找过，如今她还是
中级职称。要知道职称是和工资挂勾的，
由于她的“谦让”，如今每月少拿几千元
工资呢。但她对此始终毫无怨言！

我爱人母爱的天性也是很感人的。
我有两个儿子，大的
从小寄养于武汉姥姥
家。幼子小苗小时候
理发，都是她的“工
作”。出于对小苗“合

作”的奖励，每次事后还给他五毛钱。懂
得感恩的小苗，年底年初都将积存的“理
发费”作为红包返还给妈妈，每令她感
动得热泪盈眶。
我由于阅读和写作，家务事完全不
做，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
次，我躲在机关“写作室”连夜
为《诗刊》改稿，一夜未归，因
为时间紧迫，竟忘了跟家里打招
呼，第二天清晨，她说她哭着到

处找了我一夜'

她叫刘曼华，当年曾是万人大
部———建筑工程部的“部花”，追她的
人极多，她和我结婚已经六十一年了。
如今她已“望八”之龄，不幸罹患了
“阿尔茨海默症”，有时连我这个亲人也
不认得了，唉！

纸质书!我的"家$

邹延熙

! ! ! !在电子阅读行情看涨的当下，我还是喜
欢纸质书，那里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园子，
那里才是躲避纷扰的世外桃源。

走在街上，书的“家”———书店变着法子
换门脸：有作“滨海之眼”者，有文艺范儿足
足者，有的怀古，有的卡通，有的作深奥莫测
之状，目的一个：等你来！
我更喜欢逛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展览

的那几天我至少要去一两次，为什么？
喜欢上海书展，首先因为它特别用心设

计在馆里安“家”的：远远地就看见一主两
翼、严谨对称的素净混凝土宫殿式建筑，看
见那一、二、三渐高渐小的塔楼擎起一根长
长的“竹笋”，大了、大了，“书的家”就到了。
上台阶、轻抚扶手，那是清水混凝土制的、已
经被摩挲得滑溜溜的扶梯：这就是我熟悉的
家。家里的大穹顶，一道一道的弯弯儿一直
漾开去，打上灯光就成了一道道水湾湾，波
光潋滟。“家”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世纪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三联书
店、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岳麓书社…
…全国各地的出版社都来了，虽然这些年文
化有些“快餐化”，纸质书也变着法子和“-”

接轨，但我还是喜欢那散发着或浓或淡的墨
香、或米黄或淡绿的书页，有时拿起一本书
一手把住书脊，一手快数书页，听那沙沙生
风的“书声”，心中立刻填满了舒服自在：临
书做得片刻仙！
“家”的温馨不在门脸儿是否高大上，不

在厅堂是否堂皇，而在书：有好书，家便留
人。相比那些重门脸儿重装修的店和书，我
更喜欢慢慢在书市上游走，没有目的，只看
那些对胃口的书中“村姑”：看到了两江总督
采进本《姑苏志》，大喜过望，但我抑制住了
冲动；又看见了《筹海图编》，看看价格还是
没出手......

因为读书、写书是自己的生存方式，于
是逛书展就成了每年的必修课，这里可以见
到市面上很少见到的书。近年来随着传统文
化热，快餐式、碎片式“国学”书开始泛滥，少
有人潜心体会古人想说啥……

我比较喜欢朱子的话：“读书别无法，只
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
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
去，自然晓得。”看着看着，我也就是过了天
命之年，慢慢地也看出了人家的“罅缝”。于
是乐此不疲，我常去书展。

书展闭馆的头天下午，我又去了，看中
的书大部分对折。第二天上午又去了，我说
“三折也比您运回去强呀，至少省了运费多
少还赚了几个子儿不是？”结果，占了便宜的
我又多花了数倍的银子，雇了出租车把百余
斤的书运回家，原打算买几本结果买了一
批。不过，细细品赏，自个儿满足了好长时
间：这下有新米了。李鸿章说“囊有钱，仓有
米，腹有诗书”，我这钱没了，换来了米，争取
将它变成腹中诗书，精神家园就多了个亭子
添了爿轩儿，风景也就美了些不是？！
书展，今年当然还要去！

责编!郭 影

! ! ! !作为一个无锡人!

十五届上海书展来了

十三次%

在壶口瀑布
张士敏

! ! ! !爱观瀑，去过一些
著名瀑布：美囯的尼亚
加拉、挪威峡湾飞瀑、贵
州的黄果树，中越边境
的德天，但没去过著名
的黄河壶口瀑布。每当在
屏幕上看到那气势万千、
汹涌澎湃的滔天巨浪，我
都会怦然心动。一定要去
一次！想是这样想，却未积
极行动。就这样拖拖拉拉，
一年又一年，蓦回首，老
了，而且年过八十。我似乎
听到那黄河的呼唤：来吧，
来吧，再不来就真晚了。时
不我待，我决定立即行动。
但问题来了。作为高龄老
人，旅行社不接待。自由行
吧，也得有人陪伴。谁来陪
呢？老伴腿脚不好，不良于

行。子女忙工作，无暇陪
同，我决定独行！一路飞
机、火车再长途大巴，辗转
来到壶口黄河岸边。
呵！壮丽的壶口瀑布

我终于看到你了。
放眼望去，在两岸群

山挟持中，一条三四百米
宽的、浑黄的河水，浩浩荡
荡自天边滚滚而来，它豪
迈地涌动着、吟唱着。待到
眼前不远处，数百米宽的
河面突然收拢变窄，被约
束成三四十米，跌入落差
有五六十米的深
潭里。自由、奔放
而又任性的河水
似乎遭到戏弄，它
挣扎、怒吼、咆哮，
那震耳欲聋的吼声伴随
两岸千万观众兴奋的呼
唤、呐喊，以及黄河大合
唱，那声音真是惊天地，
憾鬼神。不由你不心率加
快，热血沸腾。哐！哐！瀑
布轰鸣着，激起百丈高的
水柱，经风一吹，形成漫
天的水雾，透过阳光，形
成一道瑰丽的彩虹。水雾
洒落在观瀑人的身上。我
任凭水雾喷在面颊、身
上，同人们一起呼喊，一
同歌唱。呵，那一刻我完
全忘记年龄，忘却自我。

岸边全是卵石，大大
小小，高高低低，被水一
浸，又湿又滑。由于兴奋，
不小心，脚一滑，扑通摔
在地上。不好！我心里喊
一声。本能地手撑地想站

起来，但不行，双腿无
力，站不起来，而且双腿
一阵剧痛。骨折？不由惊
恐和紧张。而且懊恼：耄
耋之人了，不该逞强独
行。如今连个帮忙的人都
没有。正当尴尬不知如何
是好时，一只有力的手拽
住我胳膊，将我拉起来。我
一看，对方也是个老人，而
且须发花白，看外貌，岁数
不比我小，更重要的是我
发觉他竟是个残疾人，右
腿是假肢。
我活动双腿，没骨折，

也就宽心了。我们坐在旁
边一块石头上聊起来。他
是个退休的教师。今年整
八十，五年前一次交通事

故，失去一条腿。
“你一个人出来？”
我问。“对呀。”他
说，“儿子女儿都不
同意，劝我，八十岁

的人了，让我太太平平在
家呆着。我说，正因为八十
岁了，来日无多，我要抓紧
时间出去走走，看看外面
世界。”老太婆说，你不但
老，还剩一条腿，哪有一条
腿的独个儿在外癫的。我
说，你不看报纸和电视，前
不久，一个人两条腿截肢，
还登上珠穆朗玛峰哩！他
不无豪迈，同时用假肢在
石头上噔噔，“就这样我出
来了，而且一个人，我不仅
看这壶口瀑布，有生之年，
还要去黄山、华山……“年
龄、残疾确实是障碍，”他
说，“但关键是精神，坚定
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对！”我由衷地赞同，同时
为刚才一刹那的懊恼和软
弱而羞愧。

徽班与程长庚 （中国画） 王仁华


